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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是我国近代史上的一次空前规模的伟丈反帝运动。这

次波澜壮阔构运动狠狠地打击了在华帝国主义各国的侵略势力，削弱了它们在我

国盘踞八十多年的殖民统治基础。五卅运动对帝国主义来说是一个可怕的历史转

折，这正如美国资产阶级学者鲍格所尖锐指出的：在一九二五年，帝国主义在中

国的统治“经历了一次惊人的变化”，“列强发现他们正处于守势，而不是处予攻

势。” 

在五卅运动的发源地上海，广大的工人、学生、店员、知识分子、商人等各

界人民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罢课、罢市，掀起了汹涌澎湃、震憾中外的反帝浪

潮。在斗争中，上海人民第一次把矛头直指整个租界的罪恶统治，提出了明确的

反帝目标，造就了巨大的革命声势，从此“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收回租界”

的思想深入人心，根深蒂固的上海租界统治开始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动摇，在数年

间终于出现了会审公廨收回、越界筑路制止和租界华人参政的新局面。 

 

一、“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 

 

上海的租界肇始于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后半期，先由英、法、美等国的殖民

主义者侵占强买中国人的大片土地，建立起专供自己居住活动的居留地，继则在

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经略江、浙期间，利用动荡的局势，乘机明目张胆地

在这一区域内设置工部局、巡捕房、会审公廨等机构，从而霸占控制了租界的行

政、司法、警务等各项主权。数十年来，各国侵略者不断强化和完善租界殖民统

治，并巧取豪夺，多次扩张势力地盘，终于将上海租界营建成为一个非常特别的

“国中之国”。这个“国中之国”事实上是帝国主义各国侵略中国的大本营：既

是它们镇压中国革命运动和人民斗争的主要据点，也是它们在华编织巨大剥削网

的神经中抠。上海租界残酷地执行着压迫、剥削和控制中国人民，特别是上海人

民的罪恶机能。 



从租界最初建立起，上海人民就与租界的统治者不断地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以规模较大的来说，从青浦事件中的痛打外国传教士，到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军进

攻上海时的与外国侵路者正面的武装较量，再到四明公所事件和小车工抗捐中的

公开在租界内顽强地与殖民主义者的不屈抗争，这些都给了外国侵略者以应有的

教训和狠狠的打击。但也不用讳言，所有这些斗争，由于其所处时代和斗争本身

的局限性，再由于其时参予斗争的敌我力量的悬殊，它们都还只仅仅停留在与外

国侵略者之间的直接冲突上，它们并没有从根本上触及外国侵略者盘踞的租界殖

民统治，也不可能从根本上触及它们横行中国与上海所依持的不平等条约和租界

制度。 

五卅运动“霹雳一声”，中国人民被完全惊醒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工

人阶级的主要参加下，中国人民的斗争出现了新的局面。在“五卅”中，“打倒

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成了人民大众众口一词的响亮

口号。在汹涌澎湃的反帝浪潮中，帝国主义势力的末日时代拉开了帷幕，面“‘上

海公共租界’六字乃为全埠居民及全国上下所注意”，反抗乃至于最后取消租界

的罪恶统治终于成了中国人民和上海人民的坚定斗争目标。 

在顾正红血案发生以后，中共中央在上海召开会议，通过了扩大反帝运动和

组织“五卅”大示威的决议，决定利用高涨的革命形势，在五月三十日被捕学生

受会审公廨非法审讯之日，组织群众前往租界中心举行大规模的反帝示威，与租

界当局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外国侵略者统治之下的租界中心进行声势浩大的

反帝大示威，向帝国主义侵华大本营的上海租界的殖民统治发起坚决的冲击，这

是中国近代史上前所未有的伟大斗争，是中国人民新的宏大的义愤壮举，这必然

在上海，以至于整个中国引起巨大的反响，产生无限重大的意义。 

五月三十日清晨，上海工人、学生、职员等三千多人怀着满腔的反帝怒火，

大无畏地迈向公共租界中区。他们在租界内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发表演讲，呼

喊口号。在一张“上海学生市民工人反抗帝国主义大运动宣言”的传单中这样地

写道： 

 “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然而自从帝国主义强迫开埠以来，上海租界上的

中国    人，吞声忍气的蜷伏于帝国主义的压迫之下，比十几国的奴隶还不如! 

帝国主义者抽收房捐、铺捐、各种牌照捐，敲削盘剥，无所不用其极。现在



又要加增码头捐及各项捐税了，然而纳税华人完全没有过问上海政治的权利! 

帝国主义者在上海的报纸丑诋中国各界人物，可以肆无忌惮；然而他们千方

百计籍制中国报纸，逮捕新闻记者，还要颁布印刷附律，剥削中国人一切言论出

版的自由! 

他们在中国开设工厂，象牛马一样的役使中国工人，不许工人有一点反

抗。⋯⋯ 

我们忍无可忍了 l我们已经联合各校学生及一切爱国的市民工人，从今日下

午起，分队到公共租界各大马路讲演，唤醒全埠中国人，一致起来反抗帝国主义! 

我们已经预备牺牲一切，冒犯各种困难与危险，为全中国反抗帝国主义的民

族革命作前驱! 

…………” 

外国侵略者的横行不法，倒行逆施，租界殖民统治的残酷政治压迫和经济剥

削，迫使中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侵略，奋起冲击租界这个帝国主义侵华的

桥头堡和黑据点。在上海租界开辟以后的八十年中，外国侵略者还从来没有像今

天这样地被严重地揭露和声讨过，它们的狰狞面目完全被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了，帝国主义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目标；在上海租界开辟以后的八十年中，

租界这个怪物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的被深刻地揭露和鞭挞，以至于被强烈地要

求完整地取消过。租界五光十色的外衣被撕去了，它的历来被畸形繁荣掩盖着的

丑恶本质逐渐为世人所洞悉。这一切充分反映了中国人民的伟大反帝斗争已经进

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人民的民族运动和革命斗争已经迈向了一个新的高点，

而也正是这一切敲响了租界殖民统治的丧钟，宣布了帝国主义在中国为非作歹的

日子应该结束了。 

在五卅反帝风暴中诞生的上海工商学联合会，在发表的严正宣言内，就解决

五卅血案正式向公共租界当局提出了交涉条件。其中包括先决条件四条，正式条

件十七条。在这十七条正式条件中，不仅有解决五卅血案的必须办法，而且还有

改变上海租界统治的根本要求。如：（七)捕房应增添华捕头，各级巡捕华人须占

半额。(九)停止越界筑路，已筑成者，由中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十)收回会

审公廨。(十一)租界应遵守条约，满期收回，在收回以前，华人有参于工部局董

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之权。(十二)要求取消领事裁判权。(十三)永远撤退驻沪之



英、日海陆军。  这些条件和前后宣言文字，如同一篇檄文，直刺上海租界的殖

民统治，激烈地抨击着上海租界的行政、司法、警务等各个方面的机构。长期以

来，上海租界是帝国主义者锐意经营的地盘，也是他们一向认为最为稳固和理想

的主要基地，但现在罪行累累，终于陷入了中国人民轰轰烈烈的反帝风暴的大旋

涡之中，成了万众揭露声讨的众矢之的。昔日根深蒂固的租界统治已经难于抵挡

今朝的“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的强大思想!中国人民已经决心齐心协力摇动租

界这个帝国主义在上海的殖民主义支柱，夺回自己应有的主权了。 

五卅运动的意义确实是伟大的，正如瞿秋白生动地描过的那样：“上海的街

头巷口，普通的小商人，十三、四岁的儿童争着写贴‘打倒帝国主义，废除不平

等条约’的标语，争着唱五卅流血的时调山歌。”“废除不平等条约、取消租界、

收回治外法权，从此已经为一般群众所了解，从此便有了实际上的意义。”这一

切在外国侵略者那一方面也是深切地感受到了，当时的一个英国领事面对着冷酷

的现实悲叹地道出了这种感受：“雇主的天堂已在中国趋于消灭。”而这一切也迫

使外国侵略者必须作出痛苦的选择：“我们外国人必须对中国人作某些让步，风

潮才会平息，我们如果不赶快让步，将来就有严重的忧虑。”正是在这样特殊的

背景下，上海租界终于发生了以下一些重大的变化。 

 

二、会审公廨的收回 

 

在上海，伟大的五卅运动的一大成果，就是直接导致了租界会审公廨的逐步

收回。 

会审公廨的产生最早要追溯到 1853 年的小刀会起义期间。其时外国侵略者

趁上海大乱之际，擅自在界内派出巡捕，拘捕中国罪犯，并由工部局董事轮流审

理案件，强自开始在租界中行使司法权。到以后，租界的司法机关发展得非常畸

形。1864 年 5 月，在侵略者的交涉下，上海道不得不在英租界与英国领事合组

法庭，称为“洋泾浜北首理事衙门”。到 1869年，英国领事和上海道又正式签订

了“洋泾浜设官会审章程”，并建立了所谓的“会审公廨”。根据这个章程，凡是

牵涉到外国人的案件，必须由该国领事或由领事派人与中国理事会同审理。另外，

如果是为外国人雇佣或延请的中国人涉讼，必须由该国领事或领事派人听审。这



个章程严重地破坏了中国对租界所拥有的司法主权，使外国侵略势力从此堂而皇

之地契入了中国的审判机关内。 

 但是，章程毕竟是章程，在实际上可以撇开死的条文，走得更远。随着殖

民主义对华侵略的加深，侵略者步步渗入，加紧对公廨的全面控制。到后来，他

们甚至插手华人案件，同样参于陪审。另外变所谓的“会审”为一言堂，骄横跋

扈地擅加审断案件。尤为可恶的是，凡在对牵涉外侨利益的华洋交涉会审中，外

国领事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迫使公廨完全站在洋人的立场上，正如有人指出的

那样：公廨“如值中西交值之事，领事皆偏袒己邦，是非曲直所不问也”。 

但事情并没有到此为止。殖民者欲壑难填，到辛亥革命以后，会审公廨还要

走得更远。当上海光复在即，清政府地方机均陷于瘫痪时，外国侵略者见天赐良

机，立即借口公廨无人主持，派兵前去全面接管，从而把租界的司法权全部攫取

到手。自此会审公廨的中国廨员居然要由外国领事团任命，其薪俸也由领事团发

给，中国廨员就好比是侵略者的雇役了。领事团还在公廨内设立由外人主持的检

察处，掌管所有公牍及诉讼事务，又扩大管辖权，对一切案件，包括纯华人民事

案件，也都进行会审，甚至还取消上诉制，一审终结，由外国领事定了算。到这

个时候，会审公廨俨然而为一个“外国公堂”了。 

    外国侵略者对租界司法机关的渗入、操纵到最后的将其完全侵吞，使上海租

界的中国司  法主权终于丧失殆尽。在租界的中国人民，因为这个会审公廨的存

在，而被凌辱、被欺压。多少人因此蒙受不白之冤，多少人受难于侵略者监禁和

刑罚的折磨，甚至死于非命。而帝国主义通过会审公廨对中国人民民族运动和革

命斗争的严酷镇压，对于无数争取民族独立和人  民自由的革命志士的迫害虐

待，那更是罪恶滔天，罄竹难书了。 

当顾正红事件发生以后，上海各大学的学生义愤填膺，纷纷上街声援。租界

当局蛮横地  对学生活动加以镇压。5 月 23 日文治大学两名学生在上街募捐时

被巡捕房无理拘捕。24日，上海大学四名学生去潭子湾参加顾正红烈士追悼会，

途经租界时也被巡捕拘送捕房。5 月 23 日上午，六名无辜学生由会审公廨非法

审讯，结果以“扰乱治安”的罪名，分别判决为还押或  交保一百元暂释，等候

所谓的“特别审讯”。中国学生声援受难工人有罪，这就是会审公廨的  “法律”，

以此一斑也可见会审公廨维护租界统治的恶劣本质了。 



会审公廨是一个畸形怪物，它对中国主权的严重破坏及加于中国人民的血腥

压迫，使中  国人民无比痛心和愤怒，在辛亥革命以后，当会审公廨完全沦于外

国侵略者之手时，各界反  应强烈，要求收回会审公廨的呼声日高，终于迫使北

京政府不得不与外交使团进行收回的交  涉。但其时外国侵略者时而装聋作哑，

拖拖拉拉，时而漫天要价，逼人难就，十余年间，双  方的交涉竟毫无进展。 

一九二五年五卅反帝大风暴来临了。这次轰轰烈烈的伟大运动直接冲向上海

租界统治和整个租界制度，会审公廨的收回成了这次运动奋斗的主要目标之一。

五卅血案发生以后，在上海各界发表的宣言或发出的通电中，一致抨击租界的这

个罪恶工具，并号召各界人民为收  回会审公廨而进行坚定不移的斗争。许多爱

国人士还纷纷在报刊杂志上撰写专文，揭露会审  公廨的来龙去脉，表达了对其

恶贯满盈的忍无可忍。在 6月 7日，上海人民的反帝统一组织  上海工商学联合

会庄严发表宣言，同时严正提出十七项交涉条件，其正式条件第十条强烈要求：  

收回会审公廨。(甲)民事案：(子)华人互控案，华人法官得独自裁判，领事

无陪审，或观审权。(丑)外人控告华人案，领事有观审权，但不得干涉审判。(乙)

刑事案：(子)外人控告华人者，其有关系之领事，得到堂观审，但不得干涉审判。

(丑)华人互控案，华法官得独自栽判，领事无陪审或观审权。(寅)华人犯中华民

国刑法。或工部局章程，视(丑)项论，且原告名义，须用中华民国，不得用工部

局。(丙)检察处一切职权。须完全转交华人治理。(丁)会审公廨法官，均须由中

政府委任之。(戊)会审公廨之一切诉讼章程，完全由中国法官自定之。(己)对于

会审公廨一切事权，除与上“甲至戊”五项。无所抵触外，均可根据条约执行之。 

各界要求收回公廨的呼声越来越猛烈，在全国人民的强大压力下，关于沪案

谈判开始，会审公廨的收回成了重要的问题。但由于沪案谈判的复杂性，一时并

未有结果。上海各法团看出北京政府的软弱无力，鉴于上海会审公廨是上海的地

方机构，可以变中央交涉为地方交涉，于是向江苏省政府强烈要求与外交使团进

行收回会审公廨的单独淡判。江苏省政府同意秘密地进行这项对外交涉。在外交

使团这一面，已经感受到交还会审公廨是大势所趋，在所不免，也不得不表示同

意。 

1926 年 5 月，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在上海成立，关于会审公廨收回的谈判随

之开始。经过四个多月的关门谈判，8 月 31 日，由江苏省政府和驻沪十六国领



事联合签订了“收回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廨暂行章程》九条。按这个章程，会审

公廨由租界当局“交回”中国方面，改为“临时法院”，但在“临时法院”中外

国侵略者仍然保留着一定的观审权及其他一些权益。——这是军阀孙传芳控制下

的淞沪商埠督办公署在谈判中妥协让步的结果。 

显然，根据这个章程，辛亥革命以后外人独霸租界司法机关的局面被打破了，

外国侵略者亘接和全面地行使租界司法权利的行动受到了限制。上海工商学联合

会提出的“收回会审公廨”具体内容中的基本精神初步地变成了实际。当然这个

章程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暂行章程规定的时期限是三年，对于这个秘密交涉作出的协定，全国各界反

响强烈。经过五卅反帝运动熏陶和锻炼的工人、学生、店员、知识分子、商人及

各界爱国人士纷纷发表言论、声明或撰写文章，强烈要求中央政府修正这个暂行

章程，全部收回上海租界的司法主权(真正地从外国侵略者手中全部收回)。 

全国人民的严正要求形成了强大的压力，迫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认真交涉。

在暂行章程满期前的半年多前，即 1929年的 5月，国民党外交部长向英、美、

法、荷、挪威、巴西等六国驻华公使发出照会，提议立即讨论上海公共租界临时

l、法院问题。从 11月起，双方开始谈判，前后列会达二十八次。在全国人民声

势汹涌的反帝浪潮中，外国侵略者也不得不同意交出在租界行使的司法特权。

1930年 2月 7日，双方在南京签订了((关于上海公共租界内中国法院之协定》，

宣布“所有以前关于在上海公共租界内设置中国审判机关之一切章程、协定、换

文及其他文件，概行废止”；另外在上海公共租界内设置江苏上海特区地方法院

及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各一所。《协定》还非常明确地规定：“领事委员或领事

官员出庭观审或会同出庭于公共租界内现有中国审判机关之旧习惯，在依本协定

设置之各该法院内，不得再行继续适用。” 

    继公共租界临时法院全面改撤之后，1931年 7月 28日，关于法租界的司法

机关也依样签订了协定，并成立了江苏上海第二特区地方法院及江苏高等法院第

三分院。 

至此，当年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收回会审公廨”的最终要求，得到了

实现，伟大的五卅运动在为争取收回我国司法主权上获得了重大的胜利。上海的

会审公廨是上海租界统治的主要支柱之一，这个支柱的失去使得侵略者历来拥有



的租界行政、司法、警务等诸权从此残缺不全，失去了平衡。帝国主义者对租界

全面统治的局面被打破了。他们既再也不能像以前那样凭借这个工具对中国人民

为所欲为，同时也为租界的未来忧心忡忡：一个骨牌倾倒了。余下的骨牌如何结

局呢?——这正是整个租界统治崩溃的一个口了怕的预兆，或者说是可怕的起点。 

 

三、越界筑路的制止 

 

    五卅运动磅礴天地之势终于迫使外国侵略者不得不停止正在猖狂进行着的

大规模的越界筑路活动，这是五卅运动狠狠打击上海租界统治所取得的又一伟大

成果。 

    外人越界筑路说来话长。它最早始于太平天国革命期间，当时外国侵略者借

口军事上的需要，擅自在界外开辟昕渭的“军路”为了享乐的需要，又在界外辟

建跑马道路。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侵略者不但不将这些华界范围内的道路交

予华界当局管理，在 1866 年反而正式强行“接管”了所有越界开辟的道路。为

了使这种接管“站得住脚”，在同年英美租界工部局修改 1845年士地章程的草案

中，对租界的越界筑路专门立了条款。这个草案在 1869 年经英、美、法、俄、

德五国驻华公使的“暂行批准。后正式公布。其第六款云： 

    “租界内执业租主，有关议事人亦在内，会议商定，准其购买租界以外接连

之地、相隔之地，或照两下言明情愿收受西人或中国人之地，以便编成街路及建

造公花园为大众游玩怡性适情之处⋯⋯此等街路公园专为公用，与租界以内居住

之人同沾利益，合行声明。” 

    这个条款不但使工部局接管界外已筑道路变得合法化，而且使租界当局在界

外继续进行越界筑路有了“法律根据”。从此以后，英美租界和法租界都开始明

目张胆地在界外大肆筑路了。 

随着殖民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越界筑路成了租界扩张势力范围的特殊手

段。租界当局一方面通过与中国地方政府进行外交交涉，数次“合法”地推广租

界四至。另一方面就用越界筑路之法，偷偷地攫取界外大片土地。前者是由条约

所定，推广再大也有明确范围。后者是条约外之所为，既可随时进行，又能漫无

边际。有人曾这样地描述过租界通过越界筑路从事巧取豪夺的过程的：外人先在



看中的租界之外的一些地方收买土地，“然后悄悄地修造一条马路把大块地方包

围在内”，以后在这个区域内再修筑起一些支道，互相贯通，接着派出警察前去

这些马路巡逻，这样“不声不响地”，马路和马路所通过的地区都归入租界警察

管辖之下了，于是“几乎未被人所查觉，租界的界限渐渐在向外推展。”这里还

可以加以补充的是，租界当局不仅仅是派出警察而已，当道路筑成后，其行政管

理，其工务、卫生，其收捐派税等等，都由租界当局抓起，乃至于外人所办的电

厂、自来水厂都急着前来架线铺管。“路成之日，即地权丧失之日也 l” 

进入二十世纪以后，帝国主义者的越界筑路活动更加猖狂了。由于上海人口

剧增，房产、地价上涨，外国冒险家、投机分子纷纷在界外抢购土地，造房修路。

自甲午中日战争以后，通商口岸可以自由开设工厂，更使许多外商在界外占据地

盘，开办企业。在厂区兴起的同时，新的道路跟着也在纵横交叉地出现。辛亥革

命前后的局势动荡，使侵略者得以混水摸鱼，随后，北洋军阀统治的中国政府的

卖国求荣，竟使侵略者滥施贪欲。据统计，从 1901年到 1925年公共租界越界所

筑的道路共达 37条之多，总长度为 150华里。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前的一年，

即 1924 年，正是租界越界筑路达到高潮的时期。外国侵略者利用江浙战争的混

乱局面，趁火打劫，疯狂地在界外修建大型马路，来达到间接大扩张的目的。在

这一年中，在公共租界西面的法华、蒲淞、虹桥等乡的大片开阔地带间，帝国主

义竟开始筑起胶州路、乔敦路(现淮海西路)、安和寺路(现新华路)、哥伦比亚路(现

番禺路)、凯旋路、停信路(现武夷路)、法磊斯路(现伊犁路)、林肯路(现天山路)、

佑尼干路(现仙霞路)、麦克利奥路(现淮阴路)、比亚士路(现北翟路)、碑坊路(现

绥宁路)、虹桥路等十二条马路，其肆无忌惮达到了惊人的地步。 

租界当局明目张胆地大肆越界筑路严重地破坏了我国的领土主权，使华界地

盘不断地被蚕食侵吞，同时筑路占地破坏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和水利布局，迫使当

地的大批居民，特别是农民，失去了凭依，从此颠沛流离，无以为生。帝国主义

的强盗行径产生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激起了上海人民的极大愤怒，这种愤怒随着

帝国主义的猖狂行事而达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故五卅运动一爆发，制止越界筑

路如同收回会审公廨一样，成了上海人民最为强烈的要求之一。在上海工商学联

合会宣言所提出的十三项正式条件中，第九条就是关于制止越界筑路的，此条明

确要求： 



“制止越界筑路。工部局不得越租界范围外，建筑马路，其已筑成者，由中

国政府无条件收回管理。” 

这个条件如同一个当头棒喝，给猖狂越界筑路的外国侵略者以严厉的警告，

警告他们不准再跨出租界之外为所欲为了。“制止越界筑路”成了上海人民坚定

不渝的、明确的反帝目标之一。在上海罢工、罢课、罢市的反帝热潮中，各界无

数团体在发表的宣言、声明、通电中，都一致激烈地抗议租界当局的越界筑路活

动，坚决要求立即制止这种非法行为。在所有的游行、集会、街头演讲中，“制

止越界筑路”的口号响彻云宵。正是五卅运动伟大革命风暴所形成的强大反帝形

势，使得帝国主义者的越界筑路活动以后就在上海人民的严密监视和坚决抵制之

下了。而租界当局因为租界本身范围内处处起火，在界外也就暂时不敢轻举妄动，

以免引火烧身，激起中国人民的更大反抗。 

在 1929 年，公共租界工部局曾经想故伎重使，试图再事越界筑路，但经过

五卅运动伟大斗争锻炼的中国人民已经不怕讹诈威胁、武装高压。帝国主义者不

但筑路未成，反而大失威风。 

在这一年的 8月 9日，公共租界工部局总巡毛鼎率领一百多名武装巡捕，驾

着装甲铁炮车，声势汹汹地前往吴淞路附近强行筑路。工部局的行动立即受到沿

路群众的坚决抵制，人们纷纷拥上前去抗议谴责。事情被迅速地报到市公安局。

在反帝形势的强大压力下，市公安局一方面将情况上报市政府，另一方面也出动

市局保安队，全副武装赶赴现场。吴淞路周围剑拔弩张。人们已经将企图强行筑

路的外国侵略者团团围住。毛鼎见局势严重，不得不下令所有武装巡捕立即撤退。

在人们的怒视下，所有的外国侵略者灰溜溜地向租界方向逃去。 

在吴淞路事件的第二天，西郊虹桥也发生了武装巡捕拥着小工企图强行辟路

的事件，这同样也受到了周围人们的强烈抵制。事情并立即告到当地昕管派出所。

派出所迅速遣警前往制止，并发电责问工部局总巡。工部局不得不下令武装巡捕

全部撤离现场。 

帝国主义出动武装，蛮横地企图越界筑路的恶劣行为引起了各界的巨大反

响，在上海人民的一致声讨和严重抗议之下，公共租界工部局不得不派员前来市

公安局商拟暂行办法，结果订定三条，其第一条为： 

以后决不再有越界筑路事情，所有在越界路上预备装设铁门各处，一律停止



作罢。 

在越界筑路问题上，外国帝国主义不得不彻底地认输了，从此他们在租界之

外的太规模扩张被完全地制止住了。 

 

四、华人租界之政 

 

五卅运动对上海租界统治发起的凌厉攻势，终于迫使外国侵略者开放租界主

要的权力机构工部局，允许接纳一定数量的中国人担任工部局董事，这是五卅以

后发生的一个重要变化，是轰轰烈烈的五卅运动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 

关于华人要求参予租界之政的活动，在五卅以前已经进行了多年。公共租界

的工部局(法租界为公董局)成立于 1854 年。这个工部局以后下设防卫、财务、

工务、公用卫生、学务等许多委员会，五脏俱全，实际上成了总揽租界全局的统

治机构，成了变相的地方政府。它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系统，称霸一方，在上

海执行着侵略中枢的罪恶机能。 

随着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上海人民革命斗争的深入，华洋杂居的租界应当也有

华人参予管理的呼声日大，要求打破外人独霸上海租界行政的运动渐渐兴起。其

中已经具有一定的政治和经济地位的上海工商业资产阶级，更是迫切地希望能够

跻身于工部局，在租界管理中拥有一定的权益。五四运动爆发以后，中国人民的

反帝斗争走向高涨，华人参政运动也逐步有了起色。租界华商组织了“各马路商

界总联合会”，扩大了队伍，壮大了声势。联合会修改旧土地章程，与租界当局

反复进行交涉，迫使它不得不考虑华人参予租界管理的问题。1920 年 4 月，公

共租界纳税外人会举行年会，会上不得不就设立华人顾问委员会和添设华董两个

议案进行表决。表决结果，设立华人顾问委员会案通过，但添设华董案被强硬地

否决了。 

1920年 10月，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成立，选出华人顾问委员会。但所谓的

“顾问”，在工部局内的地位真是可怜到了极点。工部局同意设立华人顾问委员

会，只是想利用它来蒙蔽人们的眼目和巩固自身的统治，因此仅仅把它当作一个

点缀品和协助自己治理租界华人的工具而已。正由于此，华人顾问委员会在工部

局内既无发言权，更无实际处理事务的决定权。正如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的那样：



“虚拥顾问之名，并无发言之实；厕身会场，形同傀儡。” 

顾问和参政显然完全是两回事，这自然使纳税华人会大为不满，因此他们继

续从事于争取添设华董的活动，要求达到有效的参政。可是租界的统治者们拼命

地挡住这股潮流。他们不但不考虑华董进入工部局的闻题，相反对华人顾问委员

会挑挑别剔，横加指责，似乎是中国人连顾问都担当不好，还需要考虑什么添设

华董呢? 

但尽管帝国主义强硬地阻遏华人参政，在五卅运动震荡九天的反帝大风暴

中，这条防线也终于被冲开缺口。五卅惨案发生以后，举国上下，同仇敌忾，上

海租界华人顾问委员会也忍无可忍，再也不愿作徒有虚名的帝国主义工部局的装

饰品了。6月 6日华人顾问委员会公开宣布全体辞职，对外国侵略者的暴行表示

严重的抗议。这个强硬行动引起了租界当界的极大震动和恐慌。 

接着 6月 7日，在上海工商学联合会提出的十三项正式条件内，其第十一条

很详细地要求： 

工部局投票权案。租界应遵守条约，满期收回。在未收回以前，租界上之市

政权，应有下列两项之规定：(甲)工部局董事会及纳税人代表会，由华人共同组

织，其华董及纳税人代表额数，以纳税多寡比例为定额，其纳税人年会出席投票

权，与各关系国外人一律平等(乙)公共租界外人之纳税资格，须查明其产业为已

有的，或代理的二层，已有的方有投票权，代理的，则系华人产业，不得有投票

权，其投票权应归产业所有人。 

在这里，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目标直指工部局，抓住要害，既要平等参政，同

时又决不允许外人再冒充舞弊，滥占席位。 

上海各界人民要求打破工部局(公董局)一统租界天下的汹涌声势，同样给外

国侵略者造成了强大的压力，丽全国上下五卅运动反帝怒火的炽烈漫延，更使租

界的统治者们越来越胆战心惊。1920 年被否定的添设华董案不得不重新提出来

再进行认真的讨论了。在 1926年 4月的纳税外人会会议上，工部局总董费信惇

黯然地宣布；“今欲博华人之好感与协作，惟有承认其要求市政发言权之正当”。

他正式向大会提出华董入局的议案。“第六案：本会议公意，亟愿华籍居民参加

租界政府；兹即授权并训令工部局，着即向有关列强建议，期可早日加入华董三

名。”会上对此议案进行了表决，除一人反对外，此案正式通过上报。 



但经过五卅运动革命风暴的上海人民，其视线已经大大地提高，即使是要派

出代表参政的上海资产阶级也不愿再受帝国主义的愚弄了。昔日华人顾问委员会

是工部局的饰物尚记忆犹新，于今租界当局拾起旧案，毫无标准地决定添设三名

华董，还提出什么华董的充任办法，这在实际上仍然是属于由租界当局任意支配

一切，“仍不外反客为主之成见。” 

上海人民需要的是纳税华人“平等参预(租界)市政立法会议之权利”，具体

地说，就是纳税人开年会时，华人“与西人共同列席，决议市政立法事项，并监

督市行政。其华董之产生，亦依照市制，合法选举，以确立真正市民代表”。 

纳税外人会决定添设三名华董的消息在各界引起了严重的不满，许多团体纷

纷发表宣言表示反对。这时纳税华人会决定组织“修改洋泾浜北首租地章程委员

会”，想通过修正这个违反上海人民利益的根本章程，来争取获得比较公正的参

政权利。 

事情到了 1927 年，我国国内的局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北伐军北上挺进长

江领域、汉口、九江英租界先后收回国有(这也是在五卅运动影响下发生的重大

事件)。六月上旬公共租界纳税华人会扩大组织，将法租界纳税华人会全部包括

吸收在内，正式成立了“上海纳税华人会”。九月，海纳税华人会临时执行委员

会通过决议，让执委之一的虞洽卿与工部局交涉华董问题的谈判。在致虞函中提

到：“查工部局现有外董九名，而其捐税占百分之四十五。是百分之五出一人，

则华董应出十一名。 

但工部局对增加华董数不予理会。1928 年 3 月，虞洽卿等向费信惇提议在

三名华董之外，在下设委员会中再增加华委员六席，费信惇复函表示工部局愿意

让步接受这一提议。 

为了庆祝公共租界外人清一色掌管工部局局面的打破，和中国人从此在租界

政府中有了席位的胜利，在 4月 19日华董三人上工部局就职之日，上海总商会、

银行公会、钱业公会、各路商界总职合会、纳税华人会等五团体通知租界内各商

店一律悬旗一天，以喜气洋洋欢送华董、华委参予租界之政。 

当然，对于工部局只增加华董三名，上海租界华人纳税会从根本上来说仍是

极为不满的，因此它继续以各种形式在社会上为争取增加华董数而作不懈奋斗。 

春去夏来。到 1630 年，工部局董事不得不将增添华董案列入年会讨论议程



内。这一年的 4月 16日，在纳税外人会的年会上，围绕这个提案发生了激烈的

争论。英籍律师麦克唐纳摇簧鼓舌，拼命攻击华人添董，一些怀有恶意的人纷纷

响应，结果表决时，此提案竟被否决。 

当消息传出时，上海各界十分愤慨。纳税华人会立即召集全体代表举行紧急

会议，郑重发表宣言：“本会确认上海公共租界纳税西人无权讨论或决定关于公

共租界纳税华人应有之市民权利，根据此项原则，对于本年 4月 16日纳税西人

会否决增加工部局华董两人一案，当然无效。”宣言已经不只停留在对议案通过

与否的指责上，而是从根本上否定了外人纳税会的讨论权。 

第二天，纳税华人会又发表对内宣言，阐述最后收回租界的远大目标，并表

达了不添华董誓不罢休的坚定决心：“全市市民公鉴⋯⋯上海为中华民国领土，

外人仗其帝国主义势力，用不当方法，攫夺种种不当权利。吾人为求中华民族之

自由平等而奋斗，其最大之努力与最后之目的，为收回租界。而在此项目的未曾

达到之前，以租界纳税比例支配工部局董事席数，实为至公平至合理之主

张。⋯⋯”其言铮铮，矛头已指向整个租界的殖民统治。 

在这同时，上海纳税华人会致电南京国民党外交部，并用中英文撰文条分缕

析地驳斥麦克唐纳在纳税外人会的言论。上海各路商界总联合会、国货维持会等

团体纷纷发表宣言谴责工部局的无理行径，坚决表示将为增添华董奋斗到底。 

上海人民如此声势浩大的抗议声讨，特别是其中心思想根本否定上海外人纳

税会的权利，以至于要彻底地收回上海租界，这大大地触痛了外国侵略者们的神

经，使他们恐慌异常，惟恐江山将倾倒于须臾之间。在强大的压力下，租界当局

应六十六名纳税外人的紧急申请，不得不在五月二日破例召集纳税外人举行特别

会议。在这个特别会议上，4 月 16 日被否决的议案被重新审议，最后正式通过

将工部局华董再增加二名。 

这样，上海公共租界的华董就由三名增加到了五名，应该说增加得并不多，

但外国侵略者是怀着极其阴郁的心情来通过这一提案的。因为连同前已解决的法

租界华人参政，这是五卅运动发生以来他们不得不吞下的又一硕大苦果。 

 

结  束  语 

 



一个伟大运动的历史作用往往经过一定的时间才逐渐地体现出来。在上海，

正是轰轰烈烈韵五卅运动以“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的坚定思想，发起了要求改

造上海租界统治结构和限制租界势力继续扩张的冲锋，鼓舞着上海人民为此而英

勇奋斗，最后才导致了租界会审公廨的收回、越界筑界的制止和租界华人的参政。

上海是帝国主义侵华的大本营，在旧中国反动政府的统治下，收回租界显然是一

个非常复杂而又艰难的事情。正因为此，租界会审公廨的收回、越界筑路的制止

和华人参予租界之政就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华人参政事实上改

变了外国侵略者独霸租界行政、立法的一统状态，越界筑路的制止限制了帝国主

义势力继续在界外的肆无忌惮的扩张；而会审公廨的收回，如前所述，使外国侵

略者拥有的租界行政、司法、警务等诸权从此残缺不全、失去了平衡。帝国主义

对上海租界全面统治的局面被打破了。显而易见的事实向人们展示：经过五卅运

动，上海租界的统治迈出了没落的第一步。五卅运动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它

为上海租界的最终回归于中国人民的怀抱奠定了基础，它的反帝业绩是不可磨灭

的。 


